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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惜別港都
			
港都雲集過千帆萬桅
天涯的過客
海角的商旅
母親不曾對我提起

港都瀰漫過槍炮煙火
異國的旗幟
他鄉的魂魄
父親不曾對我說過

我們走過的街市啊
盡是歷史滄桑的名字
我們落腳的巷弄啊
盡是命運悲愴的記憶

我曾經和母親隔着一張矮桌子
嗑着一粒一粒的瓜子
瓜子長得像淚珠
瓜子鹹得像眼淚

我曾經和父親就着一口鐵鍋子
煮着一條一條的小魚
小魚的淚有大海的回憶
小魚的淚有遠行的惦記

我看得見母親慈愛的臉
我看得見父親清瘦的臉
母親卻看不見我背光而坐的臉
父親卻看不見我遠別經年的臉

如今母親父親都已老去故世
港都已經雲集了新世紀的船艦
港都已經密佈了新世代的旗幟
我卻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

【文學臺灣2007.7.15】



    走過港邊			
一    和平橋

電線跟橋平行
連接一個小島和一個大島

釣魚的人跟橋平行
一個等候接連着一個等候

電線上纏著釣魚線
橋底下游着慶幸的魚

二     正濱漁港

一個方塊接着一個方塊
噴漆寫着漁港的歷史

單拖雙拖近海遠洋
往古近代現在未來

字跡會剝落
歷史會遺忘

三    大草鞋

水平線有下西洋的浩大艦隊
小島上有攻防不易的部落

一雙雙大草鞋漂出海面
一顆顆屏氣斂息的心

昔日﹐巨人的假象屏退了敵人
今日﹐巨人的假象迎進了敵人

四    新碼頭

很多人在新碼頭釣魚
一隻陪釣的狗睡得很熟

我悄悄走過去怕吵醒他
我輕輕走過來沒有驚動他

這是我遠別後的初訪
這是我遠行前的告別

【笠2009.12.15】



    毛線

小時候
我們穿的毛衣
每年都要拆下來
在水燒開的大水壺嘴邊
慢慢地拉開去
像拉開一整年的回憶
水蒸氣會蒸發
一針一織的舊痕跡
拉開的毛線很長
像爸媽三不五時的嘆息
我們伸開雙手
媽媽把蒸直了的毛線
繞在我們年幼的手腕上
我們的手跟媽媽的手
順時鐘反時鐘地
舞著歲月的梭
繞成橢圓球的毛線
架在隔壁阿姨的
針織毛衣機旁
讓一整排細細的針齒
鉤勒出的時新圖樣
有我們的夢想
有爸媽的期盼

【笠2011.6.15】




    西瓜嘆
			
成熟中
要怎樣依偎

認同土壤
多過不實的謠言
偏頗的議論
比青澀的條紋
狹窄

揣測中
瓜子靜靜接受
命運的安排
或者烘培一場
歷史共業
或者綿延偎大邊
的DNA


【文學臺灣2008.7.15】



    草莓嘆
			
向誰去投訴
缺乏抗壓力的人們
肆意盜用
它美麗的身份
司法的人員
幾乎個個都是共犯

向誰去要求
名譽損失的補償
這個社會只有顏色
沒有是非善惡的區別

它只能靜坐示威
坐出一地
鮮紅的血來


【文學臺灣2008.7.15】



    絲瓜嘆
			
即使已經枯乾
纏繞在絲瓜脖子上
那條細細的絲瓜藤
還是緊緊箍住不放
沒有人聽見
絲瓜窒息前微弱的呼救聲
只有解開絲瓜藤
看見絲瓜脖子上
那道切入肌膚
深深的勒痕
才仿彿聽得見
那幽幽一聲
回轉魂來的嘆息

【文學臺灣2008.7.15】



    荔枝嘆
				
讓我們遵循脈傳的古訓吧
我們實在無心攀龍附鳳
重蹈先祖們的覆轍
助長一段不倫的戀情
擔起朝政不綱的責任

還聽得見啊
那一朝那一代的快馬加鞭

讓我們固守樸實的本份吧
我們實在無心封官晉爵
揣測官場上的方向
聯繫一份不利的情誼
肩起禍國殃民的罪名

已經看見了
這一朝這一代的風馳電掣

【文學臺灣2008.10.15】


    芒果嘆
				
自從區分了階級以後
晉昇貴族的弟兄們
出入都住套房
養得細皮嫩肉
地位更崇高
身價更昂貴

自從區分了階級以後
普羅的我們哪
堆擠在大通鋪上
一路顛簸到市場
顏面更卑微
身價更低賤

任人拿捏的時候
我們的鬱卒哪
淤黑着
更悽慘的命運

【文學臺灣2008.10.15】



    蕃薯嘆
				
因為泥土有芳香
因為泥土有營養
我們的生存有了寄託
我們的生命有了延續

枝葉茂盛
是我們的願望
果實纍纍
是我們的驕傲

千萬不要恥笑
我們的卑微低下

因為離開家鄉
因為遠渡重洋
我們背馱着更沉重的任務
我們肩負着更神聖的使命

在異地枝葉茂盛
仍然是我們的願望
在他鄉果實纍纍
仍然是我們的驕傲

千萬不要鄙視
我們的樸實土性

【文學臺灣2008.10.15】




    香蕉嘆
				
我們有我們成長的方式
我們有我們生存的意願
跟資本主義無關
跟帝國主義無關

剝削壓榨
是某些人的專利
征服侵略
是某些人的權益

我們只需要陽光的溫熱
我們只需要雨水的滋潤
跟農業政策無關
更國際貿易無關

休耕賤賣
是我們的無奈
棄置腐爛
是我們的哀怨

【文學臺灣2008.10.15】



    鐵鏈
				
一條無形的鐵鏈
套住我們的脖子
我們喊不出
我們叫不出
心裡頭的陳怨

一條無形的鐵鏈
綁住我們的雙手
我們寫不出
我們畫不出
心裡頭的信念

一條無形的鐵鏈
鎖住我們的雙腳
我們走不出
我們踏不出
心裡頭的界限

【笠2009.2.15】



    遮天
				
不是隻手在遮天
是那封建餘威編織而成
繡着民主花邊的袖子
擋住了日月星辰的光輝

【文學臺灣2009.1.15】





    綁架
				
天真和信任都被綁架了
歹徒一點都不凶悍
沒有武器
沒有威脅
他只要
你的尊嚴
你的自主權

【自由副刊2009.2.9】




    良知

良知的臉
自從塗了名跟利以後
就不曾卸妝清洗過
沒有人記得
它原來的模樣
它自己也早已忘記

【笠2009.8.15】




  
    白旗
	
他們都搶著裁剪
一面最純白的旗子
好表達他們最真心的降意
其他的顏色
紅橙黃綠藍靛紫
都變成了最大的禁忌
因為這已經不是
可以拋頭顱灑熱血的時代
因為這已經不是
容許高瞻遠矚的時代
因為這已經不是
鼓勵發揮聰明才智的時代
因為這已經不是
能夠滋養理想的時代
因為這已經不是
推崇博大胸懷的時代
因為這已經不是
有創意能自主的時代
因為這已經不是
有尊嚴有抱負的時代
他們都搶著揮舞
一面面純白的旗子
來表達他們最真心的降意

【笠2009.8.15】



    醒來
				
醒來的時候
沒有人剝奪得了
我天賦的權利
惡夢中被掐住的喉嚨
會叫出呼喊正義的聲音
惡夢中被綁住的雙手
會揮舞爭取自由的旗幟
惡夢中被銬住的雙腳
會掙出極權統治的鎖鏈
我　一　定　會　醒　來

【笠2009.4.15】



    傀儡
					
這是一場腹語術表演
打扮得人模人樣的傀儡
露着永遠天真無邪的微笑
一張誇大的嘴巴
可以說得唯妙唯肖
可以說得頭頭是道
可以唱得教人神魂顛倒
不說也不唱的時候
還會跟觀眾擠眉弄眼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都忘記它只是一個表演的道具
它聽不見觀眾的掌聲
它看不見觀眾的痴迷
它從來沒有自己的聲音
它從來不會表達自己的感情
表演結束的時候
它被塞進道具箱裡
臉上還露着天真無邪的微笑
永遠不會為快要窒息大叫救命

【自由副刊2008.9.3】


    另類祭品
			
祭師要的
不是
鮮花水果
也不是
三畜牲禮
他只要
你天賦的
人權

【笠2009.4.15】




    如果
				
如果烏雲拒絕下雨
只是密佈着一種可盼的假象

如果冰雪拒絕溶化
只是凝聚着一種可怕的固執

如果幻象拒絕破滅
只是依賴着一種可憐的矇騙

如果無知拒絕教導
只是延續着一種可笑的愚昧

如果無恥拒絕悔改
只是張狂着一種可憎的傲慢

【自由副刊2009.10.11】



    遲

退下歷史的踏板
將黑水溝幾世紀的風浪
留給最原初的島嶼
諸朝列代的長袖
便揮甩不過峽灣海岸
青山仍將是青山
綠水仍將是綠水
蓽路藍縷終將成為
絕跡的修辭

而，船笛已響起
催命的長短音

【文學臺灣2010.10.15】



 
    詩人的太太
				
她坐在大圓桌靠近講臺那頭
大會議廳裡
第二排最中間的位置
她斜坐成一個巧妙的角度
既可以不費力地面對講臺
還可以不時轉過頭來
謙虛地對同桌的我們微笑
她的詩人先生
正在講臺上發表主題演講
她幾乎為演講中
每一個有關島上
需要改革的論點點頭
她必定已經非常熟悉
這烏托邦也似的理論
他的著作她都第一手讀過
他四處旅行的演說她都陪伴過
可是她仍然滿臉有如啟蒙般的光彩
仿彿第一次聽見似地
他必定也已經非常習慣
她靜坐在觀眾之中
她的每一個頷首
都像在默默地鼓舞他繼續下去
她用一架數位相機
不時捕捉他演說時的神情
他那充滿自信的神態
發表着他的理想
經由麥克風
加上筆
加上文字處理機
在以拼文化而非拼經濟
來建立一個新的共和國的戰役中
它們已經成為最有力的武器

【文學臺灣2007.1.15】



 
    實在真歹勢
			
說起來實在是真歹勢
我們這一群五六十歲的
歐巴桑歐吉桑
來聽閃靈的演唱會
耳朵都塞了軟軟的耳塞
可是我們都滿臉笑容
有興奮也有驕傲
我們的雙手也搖擺得
像熱愛重金屬音樂的青少年
不過﹐實在有夠歹勢
他們在舞台上唱得那麼賣力
吶喊着嘶吼着
咱故鄉在國際上的命運
我們卻很擔心
他們會吼到傷了寶貴的聲帶
他們會甩頭擺髮扭了脖子傷了頭
說起來實在是真歹勢
他們唱的歌
歌詞我們都聽不清楚
除了咱故鄉這個熟悉
聽到了會驕傲也會心酸的名字
不過﹐我們還是聽到了
不過﹐我們還是深深感受到了
二胡嗚嗚咽咽綿綿續續的訴求

【自由副刊2007.9.6】



    終於看到了
				
終於看到了
來自故鄉的網壇雙嬌
揮拍發球接球的矯健身影
高難度直線穿越的球技
快速前排截擊的乾淨俐落

終於看到了
她們晒黑的臉上
領先時燦開的喜悅
落後時凝結的焦慮
雙雙捧著獎牌時的驕傲

終於看到了
她們散發的活力
青春可以這樣揮霍
理想可以如此追求
相互勉勵攜手而行的可貴

【笠2007.12.15】



    郵差便伯ㄚ

我每一日都會來送信
風颱過後路斷了
整個村子也不見了
我不會咬文嚼字跟你們說
我來晚了我跟你們道歉
也不會默數十秒鐘
跟你們一鞠躬
我只是想讓你們知道
我的包包裡面
有一封封
你們的思念

【笠2010.2.15】



    廟中廟

怎麼料得到
太靈驗了
遠遠近近的信徒
都會趕來這裡拜我求我
還在原地蓋起大廟
把我供在裡面
香火是越來越旺盛
可是可是哪
我已經看不到山
我已經看不到海
我也已經吹不到風
我也已經淋不到雨
我更聞不到啊
土地的味道
我也已經聽不見
信徒們的懇求
廟蓋得實在太大了
我又這麼不顯眼
信徒觀光客們
都得在金碧輝煌中
找好久才找到我
說實在話
我只聽得懂這裡的鄉音
我也只管這裡的事情
我只是山城小路邊
一間小土地公廟
的土地公啊


【笠2009.6.15】




    祈望
				
你不要怨嘆
你不要生氣
阿爸實在沒錢
給你去學校吃營養午餐
不是只有阮對不住自己的孩子
還有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學生
跟你一樣繳不起午餐費

你不要怨懟
你不要嫉妒
阿姆生你的時候
沒有命理師
主動幫你排八字
推算你生命的宮格
說你主權威又主富貴

你要看清楚
你要想詳細
咱沒給你這款命
你要走的路會真長
你要過的日子會真艱苦
咱只有拜託天公伯
保庇你認真打拼有出頭的日子

附註﹕網路上讀到兩則緊跟在一起的新聞﹐一是某富可敵國人家添孫﹐命理師主動跳出來排八字算既有權威又有富貴的命﹔一是全台灣有四萬學童繳不起營養午餐費。有感﹐得文。

【太平洋時報2008.3.12】



　  今年的秋天
				
飛越的
應該是過境的大雁
不應該是來竊巢的大鳩

飄揚的
應該是繽紛的秋葉
不應該是追悼的黃絲帶

聽到的
應該是歌頌民主的歡唱
不應該是暴政下的聲聲哀叫

看到的
應該是自由行走的街市
不應該是鐵網拒馬刀片蛇籠的圍繞

【笠2009.4.15】




    這一次的靜坐
				
謠傳中的冷鋒
已經大陣仗地來到
我們曾經溫洵過的國度
在這個落雨的夜晚
那首歌頌和樂的曲子
已經奉令噤聲止唱
那個歡欣舞蹈的場面
已經被復甦的威權撕滅
這個曾經自由行走的街市
也已經被拒馬蛇籠層層圍繞
靜坐的學子們
你們黃色的雨衣上
不停滾落的雨滴
一如我們臉上
不停滾落的淚珠
在這個寒冷的夜晚
我們看見
曾經熟悉的火花
再度閃亮在
你們醒悟的眼裡

【文學臺灣2009.1.15】



    也是論壇
				
這是個爆料的年代
強烈曝光的事件
已經失去最原始的面貌
只剩下有待填充的輪廓
讓繁衍不息的新權貴
一手拿着最先進的傳聲器
啟動三寸不爛的唇舌
一手握著維護私慾己利的筆
炒作出人意表
極盡煽情卻空洞貧乏的文字
還有一些躲在暗處
戴鴨舌帽穿風衣失去季節感
患了恐光症的人物
不斷提供來自喉嚨深處
仿彿反芻過近乎腐敗
既令人作嘔
也令人趨之若鶩的訊息

這是個爆料的年代
還來不及預告準備
戰役便已在街頭巷尾撕殺開來
殃及每個平方寸的生存空間
強佔良知的橋頭堡
更在新科技的網路上
肆無忌憚地燃燒起
另一把炙人的戰火
在無遠弗及的空間
壁壘分明地推演
一種殺傷力最強
而且瞬息萬變的戰略
這類的戰役
單數字的傷亡
還能具有悲劇般壯烈犧牲的色彩
集體的陣亡卻只能落個
某種事件的數據的下場
而且還必須添加黨派的色彩
才能不時清楚地顯示戰果
誰勝誰負

這是個爆料的年代
走出意識戰壕的人們
披滿一層層錯亂心智的硝煙
這時候﹐已經沒有人有權力再裝聾作啞
高度耳侵目擾的結果
沒有人有能力再去在意
事實的真相以及揭發的目的
更不用說最基本的邏輯原則
面目全非的人們
還要繼續面對層出不窮
越來越激烈的戰役
他們終究是保不住
那早就不堪一擊的意識防衛
裸露在炮聲隆隆烽火綿綿的戰場上
無所竄逃
眼睜睜地看著一群
等候已久的禿鷹
鋪天蓋地窮兇惡極地
俯衝而下

【笠2007.8.15】




    波羅的海組曲

    小美人魚銅像

如何忍受尖刀般的刺割呢
你那雙用舌頭跟女巫換來的腿
每走一步都是愛的磨勵
到頭來﹐你那顆真誠的愛心
使你化作泡沫
也使妳昇華成不朽的空氣
無所不在也無所不至
當我來到妳的銅像跟前的時候
我相信妳望海的眼神裡
早已經沒有悔意
而我啊﹐千里迢迢地來
也只是想抹去
妳身背後那層銅綠



    在愛沙尼亞

請不要這麼快轉過頭去
招呼另外一個過路的旅客
品嘗你們托盤中肉桂烤香的杏仁
從中古時代婉約走來的
愛沙尼亞姑娘們啊
我想握一握你們的雙手
那雙雙曾經牽連起一條長長的線
緊握民族意識抵制強敵的手

請不要這麼快收起
讓我試穿毛衣的鏡子
招呼另一個過路的旅客
愛沙尼亞的大嬸啊
我想好好看一看鏡中的我
是否也有一對像你一樣
不畏強權爭取獨立
堅毅的眼神

請不要這麼快帶我們離去
趕赴另一場歷史的約會
愛沙尼亞的子女啊
我還想聽你們說
不能揮舞自己的國旗
不能說自己的語言
不能唱自己的歌的故事


    在聖彼得堡

坐在金碧輝煌的宮殿
每一間廳堂的角落
重複地聽導遊們
細說羅曼諾夫王朝的舊事
日日面對妳們因之
流血革命的奢華不實
俄羅斯的大媽們
妳們緊繃的面容下
會是什麼樣一種心情
世紀累積的包袱
太過沉重了
紅色的十月之後
還有更多的兵荒馬亂
曾經追隨過的主義
也漸漸被新的潮流取替
妳們只有沉着一張臉
坐在仿彿不曾交替過的世代
看著我們目眩已極地來來去去



	波蘭小子

挺直你還年少的脊背吧﹐波蘭小子
我了解你們那一部
受盡掠奪不能自主的歷史
可是﹐沒有哪一個國家的人民
比你們更值得令人欽佩
戰爭摧毀了你們古老的城池
你們一磚一瓦砌回舊時的榮耀
不管現代文明如何驅策
驕傲地把守那一脈
不容剝奪的尊嚴

抹去你眼角的淚吧﹐波蘭小子
請帶我們走上這條
通往自由之路
讓我們跟隨着你們的腳步
體會推翻共產統治
建立民主制度的艱辛
讓我們屏息傾聽
二十九年前船塢工人的怒吼
在波羅的海東岸掀起的滔天巨浪
讓我們衷心祈願
那擎天鼎立的紀念碑
投影在每一個極權的角落

繼續往前走吧﹐波蘭小子


註﹕在一九八○年發生“團結運動”(Solidarity Movement)的船塢外﹐有一座落於街角地下室的紀念館﹐名為 Roads to Freedom



     沉船

瓦薩號戰艦啊
你從開始就註定了
走不平航不遠的
國王的指令誰敢不聽呢
龍骨的尺寸是陛下他訂的
船的長度寬度高度也是
他御手親批的
即使造船師偷偷地加寬了龍骨
即便港灣只吹起一陣輕微的風
你這艄上重下輕全副武裝的戰艦
走不到一海浬喲
就栽倒在古城的海灣裡
從十七世紀一直到二十世紀
三百三十三年之久哪
你居然沒有腐敗
含著三個世紀深的沉冤
傲着一身橡樹的骨氣
就是要討回歷史的公道

註﹕Vasa號戰艦在一六二八年八月十日啟航﹐不到一海浬就沉了。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重見天日﹐凡三百三十三年﹐能夠全身而出﹐應歸功於斯德哥爾摩高於波羅的海的湖水﹐不斷流入海裡﹐降低了適合鑿船蟲生存的水溫﹐也沖淡了它們藉以維生的鹽份。船沉之後﹐組委員會調查﹐得知並非船員酗酒﹐那天是星期天﹐沒人敢喝酒﹐也不是操作錯誤﹐都說只有上帝知道﹐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啟航當日﹐船員例行試船﹐得左右舷連續跑三十遍﹐看船身是否平穩﹐只跑三遍﹐船就開始搖擺﹐海軍大將見此﹐恨不得國王也親眼目睹﹐下令停止啟航﹐可惜國王正在另一軍港等候上船。為保烏紗帽﹐海軍大將遵命啟航。


    島上的燈光

拉上一重重黑色的布幕
在我們恐慌的窗上
即使如此﹐我們
也只能點一支
最少瓦特的燈泡
在漫長的夜裡
守護祖先的基業
可是﹐是誰
是誰故意點起
那一盞獨特的燈
照亮敵人軍艦入侵
的狹灣窄道


註﹕二次大戰時﹐德軍藍艦北侵挪威﹐全民奉命燈不外泄﹐唯有賣國者在狹灣窄道重要島上點亮一屋子的燈指引﹐藍艦雖然順利入灣﹐卻被挪威守軍擊沉﹐迄今﹐沉船的儲油仍然不時漂浮水面。

【文學臺灣2009.10.15】





    


   這一次的開羅宣言

金字塔長長的影子裏
末代法老一直揮弄
唯我獨尊的長鞭
看不見世紀的更迭
聽不見輪替的呼聲
不知道地軸已經挪動
古法老歸屬的星座
也已經改變方位

金字塔陰暗的影子裏
一隻隻手機閃爍著
新世紀的光芒
臉書推特的訊號
傳遞著瞬間的信息
十八天的堅持
寫盡前仆後繼的
歷史潮流

金字塔深深的影子裏
希望的火把點燃了
照亮了男女老少
歡欣鼓舞的場面
一名少女默默掃著
不停飄落的沙塵
她要掃除過去迎接未來
這是最新的開羅宣言

【文學臺灣2011.7.15】


    另一種國會

主席臺上和臺下
所有的議員們
都站著揮動
緊握拳頭的手
殺氣騰騰地
齊聲高喊
反對者    死
反對者    死
長達數十分鐘
讓人誤以為
他們才是反對者

反對者    死
反對者    死

他們齊聲高喊著
這是他們一致的回應
街頭和廣場的民運
都是罪該萬死的叛逆

反對者    死
反對者    死

殺氣騰騰的怒喊聲
掩蓋不了他們
內心的恐懼
因為他們曾經
霸佔街頭
因為他們曾經
擁抱理想



    廣場上的女孩子

從古老的桎梏中
從金字塔的影子裏
從末代法老的餘威中
掙脫出來了
這四個年輕的女孩子
站在開羅的廣場上
滿臉信心
滿眼憧憬
向全世界說出
她們的志願
第一個要當醫生
第二個要當科學家
第三個要當電腦工程師
第四個不停地掃著
一直飄落的沙塵
她要除舊佈新

【自由副刊2011.4.3】


  世界青少棒賽側記
一    旗子

有青天白日滿地紅
有綠邊夾白印著寶島
寫著TAIWAN  的綠旗
也有奧運模式的白旗
這三種旗子
都不是我們的國旗
因為，在自己的國土上
有中國官員有中國團體的場合
青天白日滿地紅得收起來
揮舞這種旗子會被毆打
綠色的旗子
還在找尋歷史的定位
奧運模式的白旗
更不能代表我們的國家
因為，我們國家的象徵
我們做為一個國家的尊嚴
不應該只是一個
極端諷刺的奧運模式

二        加油

難道不知道
Chinese Taipei
是個羞辱國格的名稱
難道不知道
中華台北
是個自欺欺人的翻譯
去讀一讀大會的手冊吧
我們的球員
來自台灣台北
你們還一勁地喊
中華台北加油
喊一聲台灣隊加油
有那麼難嗎
你們邁力敲打的鑼鼓聲啊
只是向世人喧揚
你們駝鳥般的無知
【笠2010.12.15】
  唱不出口的國歌

實在很難過
你們萬里迢迢來打球
開幕典禮演奏的
卻不是我們的國歌
是因為隊名叫Chinese Taipei
所以必須演奏中國的
義勇軍進行曲嗎
實在很慚愧
因為大人沒有維護
國家應有的尊嚴
你們才要扛著一面
沒有國家意義的旗子
還要錯愕地脫帽
向不是我們的國歌致敬
啞口唱不出一個字來
實在很不好意思
我們再怎麼大聲喊加油
我們再怎麼用力揮舞旗子
也挽不回這一次
我們一起丟失的顏面

【自由副刊2010.9.13】



    非關情緒

兩行淚
滾落滿頰的
錯愕不解
這不是件輕易
可以吞下冤屈的事情
更何況事實真相
已被蓄意扭曲
面對的又是
善於變造歷史的民族
據理依然無法力爭
更何況處處是
勢利的嘴臉
哭吧，盡情地哭
大聲哭出
強權欺凌污辱
的無依無助

【文學臺灣2011.4.15】




    另一種國殤

陣亡的DNA畫在
一面面爭執不已的國旗上
齊整的色彩符號
標誌著世代的愚蠢
等距離揮舞在極端諷刺的空間接
無知的風煽起的謠言裡
拋頭顱灑熱血的信念
已經讓將帥錯誤的指揮刀
切割成另一個紀元的貢品

陣亡的DNA刻畫在
錯愕不已的大地
龜裂的紋路裡
盡是先祖們歷代的嘆息
盡是命運乖舛的烙印
曾經甦醒的意識
認知的胸膛
一再傳承
猜疑糾纏的情結

陣亡的DNA
在不斷刪改的存檔中
失去最原先的記號

【文學臺灣2010.10.15】




    另一種猜測

如果在水果的肚子上
插一根吸管就能吸到果汁
水果的皮必須有多厚
水果的枝必須有多結實
才能承受汁液成熟的重量

如果在水果的肚子上
插一根吸管就能吸到果汁
西瓜還會偎大邊嗎
草莓還會經不起擠壓嗎
葡萄還能成串成串地長嗎

如果在水果的肚子上
插一根吸管就能吸到果汁
鳥雀會不會嗆著了
蟲兒會不會失足了

如果在水果的肚子上
插一根吸管就能吸到果汁
風吹時會響起什麼樣的共鳴
下雨時會掀起什麼樣的漣漪

如果在水果的肚子上
插一根吸管就能吸到果汁
水果還會有果核嗎
水果還會有種子嗎

【笠2009.12.15】




    蒙住眼睛

1

我牢牢記住
你背後那塊木板上面
每一個標好的記號
毫厘不差地射中
將是我們合作無間
最好的印證
現在﹐我手握所有的匕首
除了觀眾屏住的氣息
我什麼都聽不見
除了周遭籠罩的寂靜
我什麼都感覺不到
當這一切都結束的時候
你將走出
我用每一隻匕首
以無畏無懼的速度
以不慌不忙的從容
刻畫出來的剪影

2

我無畏無懼
我無悔無憾
步上這
靠無岸着無地
的木板塊
無邊無際的大海
將接納我
無從丈量的大洋
將包容我
叛艦的甲板上
你們得逞的靜默
已經轉為罪惡
已經轉為恥辱
就讓我成為這一份祭品
獻給毫不悲天憫人的神罷
我將平息所有的風暴
我將帶你們平安歸去

3

我堅守我的立場
當天真無邪已遭褻瀆
當公道正義已被扭曲
我不祈求赦免
我不期望憐憫
我坦然接受
已被蠱惑的大眾
的唾棄
我無畏無懼
槍刑隊的
每一顆子彈
我的血
將流成一道道
滌清的河川
我的心
將碎成一塊塊
醒世的良知

【文學臺灣2009.4.15】











    他不是荷蘭的船醫
			～～～致昆布勞（Coen Blaauw）

他彈著安平追想曲的手
曾經跟我們一一握過
熱烈中透露的執著
就跟他堅定的眼神一樣
就跟他對福爾摩沙的瞭解一樣
殷殷期待中有更多的敦促

跟著哼唱這首熟悉的歌吧
只是不用太過悲傷無奈
就當是重溫一段殖民時代的歷史
就當是回味一則愛情的故事
因為，二十多年來
一直在為臺灣的定位而奔走的他
不是那個薄情的荷蘭船醫
而是咱臺灣人可以信賴的女婿



註：2011年4月2日，昆布勞先生應臺灣人公共事務會密西根分會邀請前來演講，會後與與會會友茶敘時，曾彈奏數曲，其中一首即是“安平追想曲”，有感。

【文學臺灣2011.10.15】



    這部電影名字叫Formosa Betrayed

這部電影沒有結尾
打不出劇終這兩個字
因為所有的疑問
還沒有確切的答案
因為所有的爭議
還沒有合理的結論

一個血案
牽連了更多的血案
犧牲了性命
喪失了信任

一個活動
牽涉著更多的活動
訴求著民主
歌頌著自由

電影的主題曲
熟悉的旋律
每一個溫馨的音符
每一個悸動的變奏
都是望春風
殷殷的期盼

【文學臺灣2010.7.15】




    少年仔，你的頭殼壞了

你的頭殼真正是壞了
好好ㄚ的頭路
你講放棄就放棄
不管機會是那麼好
時常看得到
白宮的大頭家
未來一定是會真出脫
你的頭殼真正是壞了
你要去演電影戲
就去演電影戲
不是主角配角也可以
這反正是彼阿凸ㄚ的代誌
你偏偏講要去拍一片電影戲
說要將咱台灣人最悲慘的故事
近的遠的新的舊的
演給那些外國人來看
來瞭解咱台灣人
這幾十年來的苦楚
你的頭殼真正是壞了
拍電影戲要有錢
你四處走透透去募款
有嘴講到無嘴沫
電影戲末了給你拍完成
說是用無多少錢
九百萬美金呢
你講這算是小小ㄚ的錢
你的頭殼真正是壞了
電影戲要演幾場
阮這歐巴桑歐吉桑
要看幾遍流多少目屎
才收得回這九百萬美金
少年仔，你的頭殼真正是壞了

【文學臺灣2010.7.15】


   


[bookmark: _GoBack]  稻子即將成熟時

稻浪裡傳來
即將豐收的消息
傳說中的厄運
都只當作
一則不實的謠言
每一束稻穗
每一粒種籽
都天真地相信
她們的命脈
會在熟悉的土地
傳續下去
沒人理會那些
玩弄土地的把戲
直到那一夜
一隻隻怪手伸進
酣睡中的田地
來不及驚醒的稻穗
都紛紛身首異處
她們的魂魄
無處可歸
她們的哀怨
無處可訴

【自由副刊2010.9.13】




  請您呷一粒饅頭

老阿伯，請您
呷一粒饅頭
這是阮的一點心意
您為著咱的田園
要在這坐整個暗暝
您的關心
阮攏有知影
您的抗爭
阮攏有聽見
怪手摧毀您的稻仔
阮也攏有看見
官廳強制的手段
阮也真憤慨
老阿伯，請您
呷一粒饅頭
這是阮一點點的心意
請您再講一遍
稻仔滿田園的光景
請您再講一次
家園百年多的歷史
這個暗暝會真長
阮陪您做夥坐過暝
老阿伯，請您
呷一粒饅頭
這是阮一點點的心意

【笠2011.2.15】



    是的﹐我們還不習慣

是的﹐我們還不習慣
為了一個芝麻大的官員
週邊的商店要關門
通衢的大道要封鎖

是的﹐我們還不習慣
為了招待遠客
名勝得淨空
古蹟得禁足

是的﹐我們還不習慣
出入自家的巷弄
要出示通行證
要攜帶身份證

是的﹐我們還不習慣
威武清道的復古戲碼

是的﹐我們還不習慣
天賦人權的橫遭剝奪

是的﹐我們還不習慣
我們永遠都不會習慣

【文學臺灣2010.4.15】



    我們來升旗

在賣國者和敵人
密會的大樓前
我們一起來升旗
升起這一面
疼惜土地
守護家園
的旗子

繫旗的繩索
是無懼權威的毅力
升旗的旗桿
是不畏強權的勇氣

在賣國者和敵人
密商的廳堂前
我們一起來升旗
升起這一面
護衛民主
堅守自由
的旗子

【文學臺灣2010.4.15】














































































































